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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
状态跃迁 （１９７９—２０２０）

———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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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整 体 性 和 历 史 性 的 视 角 刻 画 宏 观 经 济 增 长 过 程，有 利 于 从 增 长

路 径、增 长 阶 段 等 方 面，拨 开 短 期 扰 动，更 客 观 地 把 握 中 国 经 济 的 未 来 前 景。

从 复 杂 系 统 视 角，将 总 体 经 济 增 长 与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的 敛 散 性 相 结 合，提 出 一 种

检 验 经 济 增 长 状 态 变 化 的 新 方 法，采 用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 中 国３１个 省 市 自 治 区 和

全 国 的 年 度 实 际 经 济 增 长 率 数 据，研 究 表 明：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 国 经 济 共 出 现

了 两 次 状 态 跃 迁；２００３年 中 国 经 济 开 始 第 二 次 跃 迁，在２００６年 之 后 中 国 经 济

一 直 在 新 增 长 路 径 上 发 展，从２０１３年 开 始，中 国 经 济 增 长 正 趋 向 于 新 增 长 路

径 上 的 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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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之际，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是关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大问题。尤其，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加强

和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宏观的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经济

增长，有利于从增长路径、增长阶段等方面，拨开短期扰动，更客观地从深层次把

握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中国经济创造了４０多年的快速增长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

速增长阶段。一些研究认为，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累积速度下降和 技 术 进 步 效 应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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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导致了中国经济减速换挡；① 尤其，以Ａｃｅｍｏｇｌｕ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

发展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如果遇到瓶颈，几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② 那

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难以再现高速增长？如果难以再现高速增长，能否顺

利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范式强调经济增长率的稳态均衡水平及经济增长会不断

向这个均衡水平收敛的事实，③ 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应趋于一个均衡水平，然后维

持在此水平。因此，验证收敛假说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议题。虽然，众多

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现实与该假说一致，但中国的经验数据与该假说是矛盾的。

收敛假说研究范式的广泛应用，源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制度环境长期稳定，进

而促使其经济增长长期趋于稳定，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从客观上反映了他们真

实的经济增长规律。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与他们迥然不同，中国经济发展属

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顶层设计和新制度安排的体现，这与均衡

分析理论框架建立的前提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如果收敛假说成立，则难以回

答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不断向均衡收敛的通道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创造了

中国持续４０多年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服从于收敛假

说，那么未来经济增长就会大概率在低位徘徊。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制

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我们应该

用新的逻辑看待中国经济。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Ｄａｖｉｓ和Ｎｏｒｔｈ、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等发现，创新和制度会在

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见基于不同条件，经济发展应呈现

出不同均衡状态。④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中国经济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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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到一个特定的稳态均衡，而是在不同时期趋于不同稳态均衡，具有复杂系统的

动力学特征。值得一提的是，Ｉｔｏ在分析亚洲地区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探讨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时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脱离原有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

均衡的跳跃，并强调经济和政治改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① 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经

济增长具有复杂系统的动力学特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收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从复杂系统分析范式入手，引入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稳

态均衡的状态跃迁假说，对经济增长动力学特征和经济发展阶段加以讨论。

状态跃迁意味着经济系统会脱离旧有稳态均衡，经济增长存在由低水平发展均

衡向高水平发展均衡的跃迁。如果分析框架能够涵盖状态跃迁，就能体现潜在的制

度变迁与技术革命。如果存在状态跃迁，经济系统就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现高

增长。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经济增长的稳态均衡分析，只强调经济趋于稳态均衡的

收敛，而忽略经济系统相对于原有均衡路径中对稳态均衡的偏离，以及经济系统在

不同均衡状态之间跳跃的现实。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则可以克服传统经

济增长稳态均衡分析的局限，对状态跃迁进行刻画。

对 于 复 杂 系 统 状 态 跃 迁 的 检 验 方 法，在 经 济 学 界 还 极 少 有 人 涉 及。虽 然 有

不 少 非 线 性 模 型，如 门 限 模 型、区 制 转 移 模 型 等，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刻 画 经 济

增 长 的 非 平 稳 性 和 非 线 性 特 征，然 而 现 有 经 济 增 长 时 间 序 列 模 型 与 经 济 均 衡 稳

态 变 动 之 间 并 没 有 必 然 联 系。从 复 杂 系 统 的 微 观 动 力 学 分 析 入 手，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和

Ｓｕｌ基 于 标 准 的 新 古 典 增 长 模 型，通 过 横 截 面 比 例 关 系 这 一 总 量 指 标 建 立 了 经 济

系 统 收 敛 的 检 验 方 法。然 而，他 们 的 研 究 并 未 给 出 经 济 系 统 在 不 同 均 衡 状 态 的

变 动 的 检 验。②Ｉｔｏ利用异质性经济构建动力学模型得到了收敛方程，分析亚洲地区

低收入国 家 的 经 济 发 展 路 径 的 跳 跃，不 过，Ｉｔｏ也 并 未 给 出 所 谓 经 济 发 展 跳 跃 的

检验。③

李雅普诺夫指数被广泛应用于判断复杂系统稳定性，④Ｂｒｏｃｋ等利用其检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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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经济周期的混沌特征。① 本文将这一指数与 时 间 序 列 的 平 稳 性 特 征 相 结 合，

提出了甄别状态跃迁的方差条件和相应的统计量。这一拓展，突破了传统收敛检验

的局限，可以更为深刻地刻画中国经济的独有特征。同时，这一方法是在宏观层面

总体分析经济系统现象，规避了微观分析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本文理论研究发现：在经济系统出现状态跃迁时，总体人均经济增长率与地区

人均经济增长率方差正相关；而经济系统围绕某一稳态均衡运动，总体人均经济增

长率与地区人均经济增长率方差不相关。这一关联关系是将经济增长状态跃迁的研

究转换为地区经济增长率横截面方差的动态特征分析的基础。

由此，本文还提出了基于方差的等高线图的判断方法。该检验方法的优势在于：

其并不仅仅关注单一时期不同地区经济是否收敛或发散，而是通过不同时期是否满

足方差条件来判断稳态均衡的脱离和不同稳态均衡，以考察状态跃迁，分析经济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利用等高线图，可以绘制出多个时期的结果，对经济增长路径给

出具有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判断。该方法可视为对σ收敛以及Ｑｕａｈ的横截面

分布动态分析的拓展。②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实证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状态跃迁，

一次又一次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结果，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过去

经济的增长奇迹，还有利于客观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自

信与道路自信。

一、经济增长的稳态均衡与状态跃迁

经济学中的稳态均衡是基于复杂系统中的李雅普诺夫稳定定义的。③ 稳态均衡

暗示系统是自我维持的，即系统受到冲击后，虽然出现短期对稳态均衡的偏离，但最

终又能回到该均衡。Ａｒｒｏｗ和Ｈａｈｎ指出这与新古典学派创始人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的观点一致，

即任何经济体中，都存在某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经济体尚未达到稳态均衡，

那么经济系统中的这种力量就会驱使它走向稳态均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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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理论认为，经济系统通过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而达成有效协同机制，这一

机制使得经济系统趋于有序均衡。当不同国家或区域经济被视作一个整体 （系统）

时，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就存在相互促进与相互制约的协同机制。个体或者其不同

组成部分出于对效率或利润的追求，自发地形成竞争协作机制，从而在经济系统进

行资源配置，推动各种竞争均衡和博弈均衡的达成，使经济系统趋近于稳态。处在

稳态均衡状态，并不是说系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０，也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率恒定不

变。相应地，稳态均衡可能表现出经济增长率周期性的小幅往复波动，这很可能源

于具有短周期特征的存货冲击和产业冲击等。

当经济脱离旧稳 态 均 衡，达 到 更 高 水 平 的 稳 态 均 衡，就 发 生 了 状 态 跃 迁。状

态跃迁，意味着系统发生了 具 有 长 记 忆 性 的 变 化，旧 均 衡 对 其 吸 引 作 用 消 失，系

统的演化形成了一个新的 均 衡，随 后 新 均 衡 对 系 统 产 生 吸 引 作 用。这 一 过 程 包 括

两个阶段：第一，脱离旧稳态 均 衡；第 二，趋 于 新 稳 态 均 衡。在 此 期 间，系 统 微

观各组成部分间的关联关 系 会 发 生 改 变。由 于 制 度 变 化、战 争 等 事 件，经 济 系 统

有时也会出现由高水平稳 态 均 衡 向 低 水 平 稳 态 均 衡 的 退 化，但 在 多 数 情 况 下，会

长期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本 文 只 关 注 经 济 系 统 由 低 水 平 稳 态 均 衡 向 高 水 平 稳 态

均衡的状态跃迁。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在内生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系统会在不同均衡状

态之间跃迁。① 图１给出了经济稳态均衡和状态跃迁的示意，其中横轴代表经济发

展水平，纵轴代表系统的协同 耗 散。在 不 同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之 间 存 在 不 同 稳 态 均 衡，

它们构成集合 Ｅ｛ｉ｜ｉ∈Ｚ＋}。在经济发展水平区间 ［ｘｉ，ｘｉ＋１］，技术制度条件一定，

系统自组织作用会使得整体经济增长趋于Ｅｉ，其经济增长率趋于稳态增长率。稳态

均衡与有序，并不意味着经济高增长，欧洲高福利国家的长期稳 定 也 暗 含 了 经 济 增

图１　经济稳态均衡与状态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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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乏力的现实，但这也表明其内部的高度协同。系统对短期随机冲击具有恢复能力，

是稳态均衡的重要特征。如果经济系统受到这种冲击，只发生短期对旧均衡Ｅｉ的暂

时偏离，但不久又向Ｅｉ回归。这就是说，这种冲击并不能对系统的生产关系和协同

机制产生革命性和破坏性改变，不能突破协同耗散临界点，这里所有稳态均衡之间

的临界点集合记为 Ｂ｛ｉ｜ｉ∈Ｚ＋}，其中ｉ为正整数。

基于图１，每一次成功的状态跃迁，经济系统都需要积蓄足够动能，以产生克

服旧稳态均衡的协同耗散的竖直速度，从而跨越相应的一个临界点。当系统从左至

右越过Ｂｉ，就完全脱离了旧均衡稳态，之后将逐渐趋于新均衡稳态Ｅｉ。Ｅｉ向Ｂｉ＋１过渡

期用Ａｉ表示，经济系统在Ａｉ表明其正脱离Ｅｉ，Ｂｉ＋１向Ｅｉ＋１的过渡期用ａｉ＋１表示，经济

系统在ａｉ＋１表明其正趋于Ｅｉ＋１。经济系统处于Ｅｉ时，当系统受到中短期非均衡冲击，

难以产生逃逸出旧均衡状态协同耗散的持续向上的竖直速度，经济系统会逐渐向Ｅｉ
回归，不发生跃迁。事实上，状态跃迁需要积蓄大量能量。一般情况下要经历长时

间积累，当出现革命性技术或制度变革后，才能产生持续沿Ａｉ不断上升的动能，跨

越临界点Ｂｉ＋１。在此过程中，经济系统不断打破旧有序结构，迫使系统原有协同关

系瓦解，并推动系统朝着更高水平发展，重构新型分工、协作和竞争关系。进入新

状态后，由于能量消耗，经济系统新序形成，经济各组成部分间构建出新协同关系。

它们会促使系统从Ｂｉ＋１逐渐趋于Ｅｉ＋１。因此，一次成功的状态跃迁包含脱离稳态均

衡Ａｉ与趋于稳态均衡ａｉ＋１两个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图１横轴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值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高。这表

明，稳态均衡并不意味着经济高增速。同时，高水平的均衡Ｅｉ＋１也不意味着其经济

增速高于低水平Ｅｉ的增速。比如，发达国家的低速增长，并不代表其经济发展质量

落后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换挡，但是经济发展质量反而

更高。

从微观行业看，状态跃迁并不是在所有行业同时开始的，在初始阶段只有少数

部门或行业出现变化，这些行业拉开了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然后由于溢出效应

其影响逐渐扩散，当由这种差距所触发的两极分化达到最大后，受分工、协作和竞

争的自组织作用，行业间工资逐步收敛。① 从中观看，经济跃迁也不是在所有地区

同时开始，发达国家的历史现实表明，先是在少数地区有明显影响，之后冲击效应

才逐渐扩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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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状态跃迁的检验方法

（一）相关研究

１．经济收敛

经 典 经 济 收 敛 假 说 在 对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的 研 究 中 得 到 了 有 力 支 持。但 是，其

规 律 性 并 未 在 众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得 到 广 泛 证 明。尤 其，对 于 中 国 经 济 而 言，在 早

期，林 毅 夫 等 学 者 的 经 验 证 据 表 明，中 国 经 济 存 在 集 团 收 敛 或 条 件 收 敛；① 但后

期，潘文卿等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不存在任何种类的收敛；② 近期刘明等又找到

了制造业收敛的证据。③ 这 使 得 我 们 对 于 经 典 收 敛 假 说 不 得 不 产 生 怀 疑。一 个 突

出 的 问 题 是，现 有 主 流 西 方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的 前 提 假 设 与 中 国 经 济 现 实 不 一 致。

例 如，新 古 典 增 长 理 论 生 产 要 素 边 际 产 量 递 减 的 假 设，并 未 得 到 中 国 经 验 数 据

的 支 持。尽 管 内 生 增 长 理 论 通 过 改 进 生 产 函 数、内 生 化 技 术 进 步，成 功 剖 析 经

济 增 长 中 的 资 本 驱 动 和 创 新 驱 动 等 现 象。不 过，该 理 论 仍 坚 持 新 古 典 增 长 理 论

中 基 于 微 观 化 的 要 素 分 析 和 动 态 化 的 均 衡 稳 态 分 析 范 式，其 平 衡 路 径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常 数 的 条 件 备 受 批 评。

本文认为，如果发生状态跃迁，经济增长就不会一直徘徊于或趋于某一均衡的

稳态增长率，经济收敛假说就得不到验证。

２．微观分析

从系统研究方法论看，传统经济增长的研究注重基于微观描述的还原论。经济

增长的动态均衡分析，就是建立在以各种微观因素为基础的动力学方程之上的。虽

然这样可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城市化率、产业结构服务化、人口红利、收入分

配格局、广义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微观作用机制，④ 但经济系统复杂性意味着决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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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因素众多，并且它们的作用往往体现出状态相依。此外，经济系统复杂性

也体现在内生或外生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性，从不同方面入手就会发现不同的内生

机制。然而，微观因素和机制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在研究状态跃迁时，对基于不同

的微观因素或机制的模型难以取舍。因为，不同微观因素和内在机制从不同视角刻

画经济增长，可能都具有合理性。而只关注于其中任意一种微观因素或内在机制都

可能难以清晰地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增长规律。

而且，从系统动力学看，系统发展的路径不同，其动力学方程也可能不尽相同；

同时，对于复杂系统，即使动力学方程相同，初值不同，其发展路径也可能完全不

同。大多数以微观因素和机制为基础，建立系统动力学方程的研究，虽然能够得到

针对均衡的收敛方程，但对于状态跃迁，仅仅通过数值模拟加以描述，这使得我们

难以应用其对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可见，微观分析并没有提供捕捉判断状态跃迁这一宏观现象的一般方法，这也

体现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对象之间存在的鸿沟。

（二）模型假说

Ａｒｒｏｗ和 Ｈａｈｎ基于李雅普诺夫稳定定义经济均衡，可见系统稳定是均衡分析

的核心。为此，本文引入了被广泛应用于判断系统是否混沌的李雅普诺夫指数。这

是一个总体指标，可以被看作基于空间距离平均离散程度的数值测度，对系统稳态

加以判断。其优点在于，这一条件仅仅关注于系统距离在时间轴上的变化，并不依

赖于复杂的微观因素和其内生作用机制。然而，当系统出现脱离稳态的混沌现象时，

即使其内在作用机制不同，该指数也能做出响应。虽然，Ｗｏｌｆｆ、Ｂａｓｋ指出，李雅

普诺夫指数条件是判断系统是否处于稳态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①但是从其应用看，

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系统脱离稳态的紧的必要条件，在复杂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②

基于此，本文利用李雅普诺夫指数，建立判断状态跃迁的条件。

１．平稳性与状态跃迁

处于稳态均衡的经济系统具有多元弱平稳的特征。由于内部的自组织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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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不同时点，系统数据生成的背后具有相同的驱动机制，而且系统会被限定于特

定的微观态子集；此时，通过对微观态求均值，可以剔除琐碎异变的细节，而得到

具有稳定性的系统特征。此时，系统的短期随机变化可以被概率分布所刻画。因此，

弱平稳性是复杂系统理论利用统计学描述稳定系统的重要方式。按照经典的增长模

型，弱平稳性应该源于技术进步与制度等增长因素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稳定，进而大

多数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某一均衡增长率。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

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① 我们也依此进行后续的分析。

多元弱平稳性也存在于众多经济时间序列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弱平稳性要求

时间序列具有一阶矩和二阶矩的期望值不变的性质，但由于短期随机影响和周期性

成分的影响，实际观测到的时间序列会出现相应的周期变动和随机波动。如果没有

出现状态跃迁，对于稳定系统平稳的ＡＲＭＡ模型就可以很好地刻画具有这类性质

的序列。例如，Ｌｏｎｇ和Ｐｌｏｓｓｅｒ、Ｋｉｎｇ等表明在多种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下，经济增

长率都具有平稳性。②

假 定 经 济 系 统 中 共 包 含 Ｎ 个 地 区，不 同 地 区 实 际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ｒｔ＝
ｒ１，ｔ，ｒ２，ｔ，…，ｒＮ，ｔ（ ）′，ｄｒｊ／ｄｔ＝ｈ （ｒｊ，ｔ），ｊ＝１，２，…，Ｎ，其中：

　　ｒｔ＝θｔ＋εｔ （１）

这里θｔ是不同地区个体长期成分；εｔ是不同地区的短期成分且服从正态分布，有

Ｅεｔ（ ）＝０，Ｃｏｖθｔ，εｔ（ ）＝０。ｒｔ的均值向量与协方差矩阵分别为：

　　μｔ＝Ｅ （ｒｔ） （２）

　　Γｔ＝Ｅ ［（ｒｔ－Ｅ （ｒｔ））ｒ（ｔ－Ｅ （ｒｔ））′］ （３）

其中，Γｔ＝Γθｔ＋Γεｔ，分别是长期成分方差和短期成分方差。

多元弱平稳条件使得μｔ＝μ，Γｔ＝Γ，它们不依赖于时间，尤其由于期望的均值效

应使得即使序列含有稳定的周期性成分时，μｔ和Γｔ仍然具有稳定性。对于均衡系统，

Ｂｒｏｃｋ和Ｓａｙｅｒｓ指出吸引子对应于平稳测度，具有不变性。③ 可见，平稳μ具有吸引子

的特征。但是，一旦在ｔ时刻长期成分θｔ发生变化为μ′，μ的稳定性和吸引性将被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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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Ｂａｒｓｏｓｓｉ－Ｆｉｌｈｏ等基于Ｓｏｌｏｗ增长模型的研究发现了均衡状态中稳态增长率的作

用，其利用１９５９—１９８９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世界９３个国家中有７３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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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８１，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８１９－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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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此时系统就发生了状态变化，因为系统的吸引子已经变为了μ′，那么这就导致Γθｔ
的变化，从而促使Γｔ产生时变性。可见，通过考察系统平稳性可以甄别状态跃迁。

２．方差条件

为了得到简洁而有效的指标，我们继续利用平均值的思路，考察不同地区实际

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横截面方差：

　　σ２ （ｒｔ）＝Ｅ ［（ｒｔ－ｍｔ１Ｎ）′ｒ（ｔ－ｍｔ１Ｎ）］ （４）

其中，ｍｔ＝１′Ｎμｔ／Ｎ是ｒｔ的横截面均值。σ２ （ｒｔ）的优势在于，这一指标是单变

量时间序列，规避了维度问题。如果系统处于均衡态，由于μｔ和Γｔ是平稳的，此时

σ２ （ｒｔ）也是平稳的。后文将利用这一性质建立方差条件。

李雅普诺夫指数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系统距离变化考察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由

于内部结构的破坏，预示着系统稳定性出现质变，进而脱离原有均衡态，可能跃迁

到新 均 衡 态。考 虑 图１中 的 均 衡 状 态Ｅｉ，此 时 定 义 其 实 际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ｒＥｉ＝

ｒＥｉ１，…，ｒＥｉＮ（ ）′，ｒＥｉ的横截面期望ｍＥｉ＝１′ＮｒＥｉ／Ｎ。在ｔ时刻，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

增长率相对于点ｍＥｉ１Ｎ的距离为：

　　ｄ　ｒｔ（ ）＝
　Ｅ ［ｒ（ｔ－ｍＥｉ１Ｎ）′ｒ（ｔ－ｍＥｉ１Ｎ■ ）］ （５）

相对于式 （４），这里考虑在时刻ｔ，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相对于１′ＮｒＥｉ１Ｎ／Ｎ
的距离。根据Ｂｒｏｃｋ和Ｓａｙｅｒｓ的吸引子与平稳测度的关系，① 可视１′ＮｒＥｉ１Ｎ／Ｎ为吸

引子。假定ｔ＝ｔ０，ｔ０±１，…，ｔ０±Ｔ，在ｔ０时刻系统处于均衡稳态。显然，在ｔ时

刻，如果系统处于均衡稳态，由于σ２ （ｒｔ）具有平稳性，那么ｄ　ｒｔ（ ）＝σｒｔ（ ）＝σｒｔ０（ ）＝

ｄ　ｒｔ０（ ）。因此，根据 Ｗｏｌｆ的算法，这里的李雅普诺夫指数可定义为λｔ＝
１

｜ｔ－ｔ０｜
ｌｏｇ

ｄ　ｒｔ（ ）
ｄ　ｒｔ０（ ）
■

■

■

■
。②

引理１：经济系统由Ｎ个地区组成，在ｔ＝ｔ０，ｔ０±１，…，ｔ０±Ｔ，整体经济发

展水平处在 ［ｘｉ，ｘｉ＋１］，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ｒｔ＝ ｒ１，ｔ，…，ｒＮ，ｔ（ ）′，对 于

任意时刻，如果系统处于Ｅｉ，则ｄ　ｒｔ（ ）＝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当ｔ＞ｔ０，如果系统处于Ａｉ阶

段，脱离Ｅｉ，则ｄ　ｒｔ（ ）＞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当ｔ＜ｔ０，如果系统处于ａｉ阶段，趋于Ｅｉ，则

ｄ　ｒｔ（ ）＞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

引理１表明，系统处于均衡态时，ｄ　ｒｔ（ ）没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ｄ　ｒｔ（ ）过滤了短

期随机影响和短期周期波动，处于均衡时，并不意味着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毫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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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它会 随 短 期 成 分 变 动 而 增 加 或 减 小，但 仍 然 表 现 出 协 方 差 平 稳 的 特 征。在

ｔ＞ｔ０，当系统脱离Ｅｉ时，ｄ　ｒｔ（ ）不断扩张，系统平稳性被破坏。在ｔ＜ｔ０，当系统趋于

Ｅｉ时，ｄ　ｒｔ（ ）不断减小，系统序不断强化。

如果在ｔ时刻系统出现了状态跃迁，我们对引理１的直观理解是：长期成分θｔ发

生变化破坏了σ２　ｒｔ（ ）的平稳性。原因在于经济系统开始跃迁脱离Ｅｉ时，往往是由于技

术创新或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系统中少数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成分，这些地区表

现出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各地区平均经济发展速度的特点，那么我们不难得到此时

有ｄ　ｒｔ（ ）＞σｒｔ（ ），而且ｄ　ｒｔ（ ）＞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由于经济系统出现了状态跃迁，这些

少数地区的变化势必突破原有经济系统固有的协同机制，远离原有均衡，从而破坏

σ２　ｒｔ（ ）的平稳性，并且后续带动整个系统实现新的均衡。大量的经验研究都发现系统

是由局部变化而引发整体变化的。①否则，少数地区的变化只是短期成分的变化，不

能引发系统脱离原有均衡；或者，系统短期脱离原有均衡后，由于后续缺乏动 力，

不能克服协同耗散，而又回归原有均衡。

然而，系统未必总是处于均衡态。当系统处于非均衡稳态时，ｄ　ｒｔ（ ）不能被直接

观测计量。因此，我们引入下面的性质。

性质１：（方差条件１）经济系统由Ｎ个地区组成，在ｔ＝ｔ０，ｔ０±１，…，ｔ０±Ｔ，

整体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处 在 ［ｘｉ，ｘｉ＋１］，不 同 地 区 实 际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ｒｔ＝

ｒ１，ｔ，…，ｒＮ，ｔ（ ）′，如果系统处于Ｅｉ，有σｒｔ（ ）＝σｒｔ０（ ）；如果ｔ＞ｔ０，经济系统由于 Ｍ
个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期望增大，其余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期望未发生变

化，而脱离Ｅｉ，其中 Ｍ＜Ｎ／２，则存在某些ｔ，使得σｒｔ（ ）＞σｒｔ０（ ）；如果ｔ＜ｔ０，系统

趋于Ｅｉ时，则存在某些ｔ，使得σｒｔ（ ）＞σｒｔ０（ ）。

虽然要求 Ｍ＜Ｎ／２，但经济系统开始跃迁脱离Ｅｉ时，变化总是发生在极少数地

区，这一约束具有合理性。因此，方差条件可被视为判断脱离均衡的关键必要条件，

也是捕捉状态跃迁的可计算的必要条件。

性质１只是必要条件，它并不能说明系统脱离均衡后究竟是实现状态跃迁，还

是未能实现状态跃迁又回归旧均衡。为此，我们给出以下性质。

性质２：（方差条件２）经济系统由Ｎ个地区组成，在ｔ＝ｔｈ，ｔｋ，不同地区实际

人均经 济 增 长 率ｒｔ＝ ｒ１，ｔ，…，ｒＮ，ｔ（ ）′，系 统 均 处 于 均 衡 稳 态，如 果σｒｔｈ（ ）≠σｒｔｋ（ ），

则Ｅｔｈ与Ｅｔｋ并不是同一均衡稳态。

显然，如果Ｅｔｈ与Ｅｔｋ是同一均衡稳态，则协方差平稳性必然保证σｒｔｈ（ ）＝σｒｔｋ（ ），

那么σｒｔｈ（ ）≠σｒｔｋ（ ）这一逆否条件就是两者不为同一均衡稳态的充分条件。如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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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在两个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均衡稳态，那么显然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状态跃迁。

因此，性质２可以印证性质１的判断。

这意味着，借助以上性质我们判断状态跃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根据性质１，

使用必要条件，判断可能脱离均衡的时期；然后，遵循性质２，采用充分条件，分

析脱离均衡之前和之后的均衡态是否具有显著差别，以确认是否发生状态跃迁。也

就是说，如果根据性质１发现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了脱离均衡现象，我们则进一步基

于性质２，对这一时期前后的两个均衡状态的方差进行检验。如果这两个时期的方

差具有显著差异，就认为出现了状态跃迁；否则，不能认为出现了状态跃迁，可能

经济系统短期脱离均衡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又回到了旧均衡。

基于以上引理和性质，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横截面方差在整体经济趋于均衡或脱

离均衡的不同阶段会分别表现为减小或增大。

这一假说是基于引理１和性质１，可以看成是对传统σ收敛的拓展。以往收敛

理论侧重于研判经济指标是否收敛，与之不同，假说１还强调经济系统中革命性变

革导致的区域经济发散，涵盖了系统突破原有均衡，并形成新的再均衡的整个动态

过程。从时间轴看，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横截面方差，并不会总是由于

系统结构稳定形成的均衡作用，吸引增长率收敛，而朝着减小的方向发展，如果处

在脱离均衡稳态的过程中 （如图１中Ａｉ），即朝着破坏原有结构的方向发展，其方差

不仅不会减小，反而还会表现为增大。

假说２：在经 济 系 统 脱 离 稳 态 均 衡 时，不 同 地 区 实 际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 会 呈 现

“收敛→发散”趋势，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会趋于增加；在经济状态趋于均衡

时，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呈现 “发散→收敛”趋势，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

长率会趋于减小。

类似地，基于引理１和性质１，在脱离均衡时，σｒｔ（ ）增大的原因在于某些地区

的增长率的长记忆成分增加，这种增加带来了对于系统原有结构的破坏，虽然开始

只是发生在某些少数地区，但它具有溢出效应和拉动效应，会进一步带动其他地区

的经济增长，那么由各个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线性加权得到的整体实际人均经

济增长率就会趋于增加；反之，在趋于均衡时，系统内在稳定性会导致σｒｔ（ ）减小，

此时整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但在经济处于均衡稳态时，

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是由短期成分引起的，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与σｒｔ（ ）就不

会出现显著的相关性。该假说进一步将整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与不同地区实际人

均经济增长率的结构特征加以联系。

该假说暗示，状态跃迁会导致经济增长表现出形如经济周期的谷峰波动。但状

态跃迁形成的波动与存货冲击和产业冲击形成的短期周期波动存在本质区别，即前

者伴随着经济系统重构，此时总体经济增长率与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离散程度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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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而后者发生时，经济系统并未发生质变，这时总体经济增长率与地区间经济

增长率的离散程度没有关联。同时，由于发生状态跃迁时，地区经济增长率长期成

分的变动会导致总体经济增长率长期成分的变化，这时总体经济增长率会表现出非

平稳性特征。

三、经济均衡状态跃迁的检验

（一）数据及其处理

本文采用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国的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进

行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年度数

据而不是更高频的季度和月度数据。

状态跃 迁 会 引 起 平 稳 性 破 坏，会 使 得σｒｔ（ ）具 有 时 变 性。从 统 计 方 法 看，

ＧＡＲＣＨ模型是估计时间序列时变方差的重要工具，然而这里需要估计多个省市的

横截面的时变方差，不能采用ＧＡＲＣＨ模型。另外，ＧＡＲＣＨ效应大多出现在高频

金融数据中，这里的低频年度数据不具有该效应。因此，本文利用中心化的滚动窗

估计σｒｔ（ ），即 不 同 地 区 实 际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 横 截 面 的 样 本 标 准 差σ
� ｒｔ（ ）＝

　 １
Ｎ－１（ ）Ｈ ∑

ｔ＋ｈ

ｋ＝ｔ－ｈ
∑
Ｎ

ｉ＝１
（ｒｉ，ｋ－ｍ

�
ｔ）■ ２，其中ｍ�ｔ＝

１
ＮＨ ∑

ｔ＋ｈ

ｋ＝ｔ－ｈ
∑
Ｎ

ｉ＝１
ｒｉ，ｋ，Ｈ＝２ｈ＋１。考虑短期存

货周期的影响，并且为了更大地保留样本的自由度，这里取ｈ＝１。需要说明的是其存

货周期的短期相关性，一方面并不影响多元时间序列协方差平稳的性质，另一方面，

从统计的角度看，对于较短窗口的横截面方差推断，短期序列相关的影响并不大。①

在实证研究中，本文首先针对假说２检验总体增长率与地区增长率离散程度的

相关性，然后针对假说１，借 助 性 质１的 方 差 必 要 条 件 和 性 质２的 方 差 充 分 条 件，

检验状态跃迁。

（二）总体增长率与地区增长率离散程度的相关分析

假说２表明：与经济系统处于动态均衡相比，发生状态跃迁时，创新和制度变

迁会导致在不同状态下Ｒｔ （或σ
�ｒｔ（ ））的生成机制不完全相同，状态跃迁事件的冲击

会形成Ｒｔ （或σ
�ｒｔ（ ））的 长 期 记 忆，以 及Ｒｔ和σ

�ｒｔ（ ）相 关 性。如 果 系 统 产 生 了 长 期 记

忆，Ｒｔ （或σ
�ｒｔ（ ））可能并非平稳序列，且表现为非周期波动。为此，本文首先分析

Ｒｔ和σ
�ｒｔ（ ）的平稳性，然后检验Ｒｔ和σ

�ｒｔ（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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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也可以采用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三年移动平均消除短期存货周期影响，并进行相

关检验。其结果并没有本质性差别。然而，这样会进一步损失自由度。



图２给出了中国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Ｒｔ以及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

的离散程度σ
�ｒｔ（ ）的时间序列，其中实线代表Ｒｔ，虚线代表σ

�ｒｔ（ ），横轴为年份，左侧

纵轴为Ｒｔ 刻度，右侧纵轴为σ
�ｒｔ（ ）刻度。Ｒｔ的均值为８．４３％，其中最大值为１９８４年

的１３．６９％，最小值为１９９０年的２．４１％。从Ｒｔ的变动 形 态 可 发 现：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之间，具有峰谷波动，但并不体现为周期性变动，具有明显的非周期性特征。在

这期间大约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起伏，分别为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的两个

大致为１０年的阶段，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这２０年的阶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总体

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非周期特征是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中国经

济增长的波谷并不完全由经典的经济周期驱动，而是暗示中国经济系统存在均衡态

的脱离。因此，这为状态跃迁的检验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图２　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率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的离散程度

显然，σ
�ｒｔ（ ）并未表现出绝对收敛。σ

�ｒｔ（ ）在这近４０年间的均值为３．２１％，标准

差为１．５６％，最大值为１９９１年的６．１５％，最小值为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９％。

σ
�ｒｔ（ ）也表现出非周期峰谷波动，而且σ

�ｒｔ（ ）与Ｒｔ的变动之间表现出了一定关联。

可见，可能存在脱离均衡与趋于均衡所对应的σ
�ｒｔ（ ）的增大与减小。虽然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σ
�ｒｔ（ ）呈现波动状态，但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σ

�ｒｔ（ ）表现出减小趋势，随后Ｒｔ在１９９０年达

到局部低点。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σ
�ｒｔ（ ）先是不断增大，在１９９２年达到局部峰值，随

后不断减小，在２０００年达到局部低点；而在这期间Ｒｔ在１９９２年达到了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期间的峰值，然后在１９９９年Ｒｔ也跌落至局部最低点。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σ
�ｒｔ（ ）表

现为明显的起伏波动，其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间不断增长，而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下滑趋

势明显；同时，值得关注的是Ｒｔ也表现出类似形态。

可见，图２的直观描述体现出了对假说１和假说２的支持，但我们还需要更充

分的证据。这里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和统计推断。

Ｒｔ与σ
�ｒｔ（ ）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９，这种弱正相关的原因值得我们探讨。假说２意味

着：在发生状态跃迁时，即在出现平稳性破坏的情况下，Ｒｔ和σ
�ｒｔ（ ）具有相关性；在经

济系统处于稳态均衡时，Ｒｔ和σ
�ｒｔ（ ）都具有弱平稳性，不相关。那么，这表明如果Ｒ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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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ｒｔ（ ）都是平稳序列时，系统没有发生状态跃迁，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应该具有相关性。

观察图２，Ｒｔ与σ
�ｒｔ（ ）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一定的均值变化或波动变化的非平稳特

征，ＡＤＦ检验和ＰＰ检验也表明它们均为Ｉ（１）序列。可见，Ｒｔ与σ
�ｒｔ（ ）中存在长记

忆成分。这种长记忆成分，可能是系统状态跃迁的标记。图２也显示，Ｒｔ与σ
�ｒｔ（ ）并

不是总是呈现出相关性，但是在σ
�ｒｔ（ ）从底部跃升时，两者的相关性十分突出，这种

相关性具有状态相依的特征。

为了比较，我们按照相同方法，使用１９７９—２０１８年的数据在图３中绘制了美国

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Ｒｔ以及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离散程度σ
�ｒｔ（ ）的时

间序列。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涵盖美国５０个州。美国的Ｒｔ拒绝单位根假

设，是平稳序列。这说明美国Ｒｔ序列中不具有明显的长记忆成分。而且，美国Ｒｔ的

周期性较强，它与σ
�ｒｔ（ ）的同步性不强，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４。

图３　美国总体经济增长率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的离散程度

综上所述，对于Ｒｔ与σ
�ｒｔ（ ），中 国 数 据 的 相 关 性 可 能 源 于 状 态 跃 迁。这 更 加 凸

显，通过检验性质１和性质２的方差条件，考察假说１的重要意义。

（三）方差条件的检验

如果ｋ和ｋ＋ｌ时 期，经 济 系 统 均 处 于 同 一 稳 态 均 衡，那 么σ２　ｒｋ＋ｌ（ ）＝σ２　ｒｋ（ ），

ｌ＝±１，±２，…，±Ｌ。将两个时期所有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汇集在一起重新标记

为ｒｔ＝ ｒ１，ｔ，…，ｒＮ，ｔ（ ）′，ｔ＝１，…，Ｔ，可得到σ
�ｒ＊（ ）＝

　 １
Ｎ－１（ ）Ｔ∑

Ｔ

ｔ＝１
∑
Ｎ

ｉ＝１
（ｒｉ，ｔ－ｍ

�
ｔ）■ ２，

其中ｍ�ｔ＝
１
ＮＴ∑

Ｔ

ｋ＝１
∑
Ｎ

ｉ＝１
ｒｉ，ｋ。此时构造：

　　Ｇ　ｋ＋ｌ，ｋ（ ）＝
２σ
�２　ｒ＊（ ）－σ

�２　ｒｋ＋ｌ（ ）－σ
�２　ｒｋ（ ）

σ
�２　ｒｋ＋ｌ（ ）＋σ

�２　ｒｋ（ ）
（６）

这里将两个时期系统处于同一稳态视为约束条件，Ｇ （ｋ＋ｌ，ｋ）是相应的Ｗａｌｄ
统计量。如果两个时期系统处于同一稳态，则σ２　ｒ＊（ ）＝σ２　ｒｋ＋ｌ（ ）＝σ２　ｒｋ（ ），式 （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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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接近于０；如果两个时期系统处于不同稳态，σ２　ｒｋ＋ｌ（ ）＞σ２　ｒｋ（ ），由于错误施加约

束，分子会显著大于０。由于将采用蒙特卡洛抽样生成统计量的临界值，所以没有

调整该统计量 分 子 与 分 母 的 自 由 度。原 假 设 为Ｈ０：σ２　ｒｋ＋ｌ（ ）＝σ２　ｒｋ（ ），备 择 假 设 为

Ｈ１：σ２　ｒｋ＋ｌ（ ）＞σ２　ｒｋ（ ）。考虑到式 （１）中的εｔ具有同期相关性和个体异方差性，我们

并不能采用传统的卡方检验。因为εｔ服从正态分布，则νｔ＝ｒｔ－ｍｔ１Ｎ服从多元正态分

布。根据Ａｎｄｒｅｗｓ和Ｂａｒｗｉｃｋ，运 用 方 差 协 方 差 矩 阵 进 行 蒙 特 卡 洛 抽 样 生 成 临 界

值，① 具体如下：

（１）对于ｋ，ｌ，计算Ｇ　ｋ＋ｌ，ｋ（ ）；

（２）基 于 不 同 地 区ｋ，ｌ所 有 时 刻 的ｒｔ＝ ｒ１，ｔ，ｒ２，ｔ，…，ｒＮ，ｔ（ ）′，ｔ＝１，…，Ｔ，

计算ｍ�ｔ，估计νｔ方差矩阵∑
�

ｔ＝∑
Ｔ

ｔ＝１
νｔν′ｔ／Ｔ；

（３）按Ａｎｄｒｅｗｓ和Ｂａｒｗｉｃｋ，抽取正态随机向量Ｚ＊ｂ：ｉ．ｉ．ｄ．Ｎ （０，ＩＮ），得到

ν＊ｂ ＝∑
�
１／２
ｔ ·Ｚ＊ｂ，从而得到ｒ＊ｂ，并计算Ｇ＊ｂ ｋ＋ｌ，ｋ（ ）；

（４）基于ｍ
�
ｔ和∑

�

ｔ，重 复 步 骤 （３）共１０００次，得 到Ｇ＊ｂ ｋ＋ｌ，ｋ（ ），ｂ＝１，…，

１０００，并计算ｐ值，根据ｐ值考虑拒绝或接受原假设。

首先，针对性质１进行检验。假说１暗示脱离稳态均衡时的方差会显著大于处

于稳态均衡状态时的方差，同时，趋于稳态均衡时，方差会显著减小。但对于不同

均衡态 （例如图１中Ｅｉ和Ｅｉ＋１），脱离均衡阶段 （例如图１中Ａｉ和Ａｉ＋１），以及趋于

均衡阶段 （例如图１中ａｉ和ａｉ＋１）等之间的方差并没有明晰的大小关系。计算众多不

同时期之间方差的比时取Ｌ＝１０，力求通过分析局部最小 （最大）方差、全局最小

（最大）方差等对经济系统的 脱 离 均 衡 和 稳 态 均 衡 给 出 判 断。这 意 味 着：根 据 性 质

１，这里的检验主要是给出稳态均衡或者脱离均衡的时间区间。同时，这一检验方法

提示我们，有必要对两个不同时期的检验结果加以对比，而且考察各个时期检验的

所有结果具有的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可以消除单期结果的随机误差，还可以提供

更具有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判断。

其次，本文针对性质２，检验脱离均衡时期之前和之后的均衡态是否具有显著差别，

以确认状态跃迁是否成功实现。这可以排除先脱离均衡而又回归原有均衡的现象。

以下将根据以上两个步骤进行检验和分析。

１．基于性质１的检验

我们绘制了方差条件检验的等高 线 图 （见 图４），其 中 横 轴 和 纵 轴 的 刻 度 都 是

年份，等高线基于方差条件的 （１００－ｐ值百分数）绘制。这里的首曲线从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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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值百分数）的数值等于８５开始绘制，曲线间隔是５。那么 （１００－ｐ值百分数）小

于８５时是处于空白区域，某一区域出现双层或更多层以上等高线时，就表示ｐ值小

于１０％，可以拒绝原假设，方差之间的差别显著，等高线越密集这个区域的方差差

距越大。图４中，横轴为年份ｋ，纵轴为ｋ＋ｌ。在年份ｋ，如果ｌ大于０区域出现双

层等高线，表明ｋ年份相对于以后年份方差低；如果ｌ小于０区域出现双层等高线，

表明ｋ年份相对于之前年份方差低。显然，最可能处于经济均衡状态的年份，其在

纵轴ｋ上下的年份都会出现双层等高线；同时，处于双层等高线的年份，尤其是ｌ
大于０区域的双层等高线高密度年份，最可能出现状态跃迁。

图４　方差条件检验等高线

结果显示，在纵轴ｋ上下均出现双层等高线的时期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年，它们显示出经济均衡的特征，具体的分析如下：

第一，对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在ｌ小于０区域，双 等 高 线 涵 盖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这

一时期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不断收敛，而从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总体实际人均

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经济系统表现为趋于均衡的特征；在ｌ大于０区域，双等高

线涵盖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不断扩散；同时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

总体经济增 长 率 增 长 趋 势 明 显，具 有 脱 离 均 衡 的 特 征。因 此，可 基 本 认 定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年经济处于均衡态附近。

第二，对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在ｌ小于０区域，涵盖两个分离的双等高线部分，

一个部分包括１９９０年，这进一步表明１９９０年之后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于１９９０年之

前的经济发展状态，另一个部分包括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

济增长率不断收敛，而且这几年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不断减小，经济趋于均衡

的特征明显；在ｌ大 于０区 域，双 等 高 线 的 范 围 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期间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相对扩散，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不断增大，

经济脱离均衡的特征突出。可见，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经济应该处于均衡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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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２０１３年开始，纵轴ｋ下方又开始出现连续的大范围双层等高线，并延

续至今。这预示着从２０１３年，经济又开始向新均衡态回归。

２．基于性质２的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认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两次脱离均衡，是否发生了经

济状态的跃迁，我们继续通过式 （６）考察出现脱离均衡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均衡是否

具有显著的差别。

针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的脱离均衡，这里检验１９９０年的各省市之间实际人均经济

增长率方差，是否等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的方差。结果显示，１９９０年方差相对于１９９７
年方差相等的假设，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而且１９９０年方差相对于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年的方差相等的假设，也均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

对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的脱离均衡，虽然，我们不能判断２００６年之后方差最小的

２０１８年是否处于均衡，但２０１３年后经济开始向新均衡态回归。如果这个均衡态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的均衡态相同，那么２０１８年也应该趋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的均衡态。因

此，这里采用式 （６），检验２０１８年的各省市之间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方差，是否等

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的方差，结果显示相对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方差相等的假设均在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

以上证据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经济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两次脱离

均衡之后，并未回归旧均衡，而是发生了状态跃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看，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交替之际，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与模式探索不进则退的历史关口上，１９９２年邓小平 “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

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同年党

的十四大确立了 “建立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的 目 标。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出现第一次状态跃迁，中国现代化进程迈向了

新的时代。２００１年底正式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抓住了当时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国际

产业分工加快调整的有利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认为实现工业化仍然

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并首次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与信息化融合、

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优势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随后相关改革不断深化。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又是一个转折

点，此后我国经济逐步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取得显著进展。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９年期间，中国经济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年曾两次处于均衡态附近，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两次脱离均衡和趋于均衡的阶段，

第一个 阶 段 为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其 中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 脱 离 均 衡，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趋 于 均

衡；第二阶段为２００２年至今，其中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脱离均衡，２０１３年至今趋于均衡。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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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检验了美国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不同州的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数据，并未发现显著

的稳态均衡的状态跃迁，这与前述相关性的结果相一致，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可见，中美两国状态跃迁检验的结果与基于假说２的相关分析一致。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根据假说２，中国的状态跃迁与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中长期波动有密

切关系，但这并不是对于中长经济周期的简单重复。显然，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

基于方差条件的统计推断结果，排除随机影响，根据总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波动

可划分为三个经济阶段，前两个阶段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为期１０年左

右，最后一个阶段 （２００２年至今）还未结束。不同经济阶段长度极大的不均等，说明

这种波动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波动，不是源于简单可重复的内生因素，我们难以用

基于产业投资的１０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加以解释。从状态跃迁出发，这体现了经济

系统的长记忆冲击，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本质性的长期变化。体现技术革新的康德拉

季耶夫周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化。但中国经济的波动阶段远远小于康德拉季耶

夫周期。因此，中国的状态跃迁，并不能简单采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进行解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贯穿于始终，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

可能是中国经济不断突破自我和不断上台阶的根本原因。① 具体而言，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做出的一系列主动制度变迁，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状态跃迁。从本质上看，这体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发展道路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的根本性变革。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基于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分别出现的脱离均

衡的现象，本文选取Ｒｔ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和１９９３—２０１９年两个子样本，进行单位根检

验。这样选择样本的原因在于每个样本都含有跃迁，同时最大限度保证了样本长度，
以提高检验可靠性。由于这两个子样本均发生了状态跃迁，Ｒｔ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均应

是非平稳序列。本文运用ＡＤＦ和ＰＰ检验Ｒｔ平稳性。由于样本容量较小，这里采用修

正的ＳＩＣ准则确定残差滞后阶数。第一个子样本Ｒｔ的ＡＤＦ和ＰＰ统计量所对应的ｐ值

分别为０．５０和０．４９，第二个子样本Ｒｔ的ＡＤＦ和ＰＰ统计量所对应的ｐ值分别为０．３５
和０．２１，不能拒绝该序列具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但是，第一个子样本Ｒｔ一阶差分序列

的ＡＤＦ和ＰＰ统计量所对应的ｐ值均为０．００，第二个子样本Ｒｔ一阶差分序列的ＡＤＦ
和ＰＰ统计量所对应的ｐ值均为０．００，在１％的检验水平下，拒绝了一阶差分序列具

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Ｒｔ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均为非平稳的Ｉ（１）序列。

结　　论

经济增长演进特征与阶段性是判断国家和地区经济趋势与预期的重要方面。鉴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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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能考虑由创新性制度安排导致经济系统出现的状态跃迁，传统的经济收敛分析

框架并不适用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本文引入系统动力学的分析范式，从经济

均衡出发，将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增长敛散性相联系，通过对系统状态跃迁的特征

分析，提出了对经济增长演进特征与阶段性分析的更具整体性和历史性的方法。

本文有两个发现。首先，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方差是测度经济状态

变化的重要指标。在经济状态脱离均衡时，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方差会

增大；在经济趋于均衡时，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方差会减小。其次，总

体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与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敛散性具有紧密联系。在

经济状态脱离均衡或趋于均衡时，不同地区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方差与总体实际

人均增长率会表现出正相关性。

基于以上发现，通过对中国经济展开的经验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系统的确存在状态跃迁。自１９７８年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在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 “南方谈话”以及同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２００１年底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以及２００２年党的

十六大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等重要时点前后，出现了明显的状态跃迁。

而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曾两次处于经济均衡态附近，从２０１３年开始，中

国经济又开始逐渐向新经济增长路径的均衡态回归。本文检验出的这些时点与黄群

慧关于中国共产 党 对 于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 道 路 探 索 的 时 期 划 分 具 有 一 致 性，他 认 为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１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构建完善阶段，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新时代。①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迈上新台阶的过程。伴随 着 这 一 过 程，

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经济当前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

速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这是源自经济由低水平均衡，跃迁到高水平均衡，

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经济系统内在高水平均衡吸引作用和协同作用的结果。中国

现在趋于２０１３年后的新增长路径的均衡。

以上发现的启示在于，经济状态跃迁可以使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家或地

区的经济增长。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演进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特殊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均衡

分析框架下，我们往往只关注于经济趋于稳态的分析，并基于此对中国经济展开预

测，这种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不断探索开拓，

制度环境不断发生深刻的变迁，传统的稳态分析理论范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经济。而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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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微观分析具有复杂性，难以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加以把握。考虑状态跃迁后，可

以得到更具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判断。

其次，状态跃迁重在体现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周期波

动时间是５０—６０年，这种周期波动可以实现状态跃迁，它是由科学技术发展周期决

定的生产力发展周期，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然而，导致状态跃迁的决定性因

素并非唯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多次状态跃迁，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中

国国情，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一系列主动性经济政治

制度安排。这与Ｉｔｏ的观点相一致。他指出经济和政治改革是中低收入国家实现经

济发展路径跳跃，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发展历程看，一方面，中国经

济积极对外开放，与外部经济进行信息与能量交换，吸收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和新事

物，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的主动制度安排，从内部改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生产关

系，加速外部新因素和新事物中的精华与中国经济深度结合，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

力。以上两方面，促使中国经济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迈上新台阶，生产力快速大幅提

升，中国仅用短短４０年就走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经济发展之路，这是世界

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强大的制度保障是中国经

济长期成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所说的偶然创新的结果。①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增长换挡减速。未来中国经济能

否脱离当前均衡，能否完成下一次状态跃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完成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是当前大家尤为关心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解读。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状态跃迁

可以帮我们对其加以把握。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趋于新增长 路 径 上 的 均 衡 是 换 挡 减 速 的 重 要 原 因。就 系

统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在前两个 发 展 阶 段 中 实 现 了 高 水 平 增 长 的 目 标，人 均ＧＤＰ
连续２０多 年 保 持９．９５％的 平 均 增 速，实 现 了 经 济 状 态 跃 迁，这 是 伟 大 的 成 就。

但必须认识到经济状态跃迁 不 仅 包 含 脱 离 稳 态 的 加 速 增 长 期，也 包 含 趋 于 稳 态 的

减速增长期。在既有的增长 模 式 下，经 济 系 统 不 可 能 在 固 有 均 衡 态 下，实 现 经 济

持续的高速增长。这是当前 中 国 经 济 进 入 减 速 换 挡 期 的 根 本 原 因。一 方 面，基 于

状态跃迁的要求，只有深刻 的 变 革 才 能 使 得 经 济 发 展 再 上 台 阶。另 一 方 面，前 一

阶段短期高水平的发展，系统 内 部 需 要 长 时 间 进 行 充 分 调 整，才 能 为 下 一 次 经 济

跃迁累积充分的能量。更为重要的方面在 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 中 央 经 济 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 平 总 书 记 首 次 提 出 “新 常 态”的 重 大 论 断，之 后 围 绕 适

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 态，提 出 了 创 新、协 调、绿 色、开 放、共 享 的 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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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主动通过深层次改革 促 进 经 济 结 构 调 整。尽 管 受 到 世 界 经 济 不 确 定 或 不

稳定的负面冲击，但短期经济 增 速 放 缓，主 要 是 中 国 经 济 着 眼 于 长 远 持 续 健 康 发

展和实现自我突破的主动革新的表现。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虽然趋于均衡，但其蕴含巨大潜力。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在

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大 力 发 展 绿 色 经 济、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推 进 全 面 开 放 新

格局、倡导科技创新，在高质 量 发 展 中 推 进 共 同 富 裕。一 边 着 力 解 决 经 济 社 会 深

层次结构矛盾，补短板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一边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新动力。

这些无疑都在为下一次中国 经 济 的 新 突 破 储 能 蓄 势。除 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严 重 冲 击

的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 我 国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 仍 然 达 到 了 平 均６．４２％、最 低

６．２４％的水平。从不同地区实 际 人 均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方 差 看，２０１８年 的 数 值１．２８６
为１９８０年以来的历史最低 位。虽 然 自２０１９年 末 以 来，我 国 经 济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响严重，但仍然是全球最 快 全 面 复 工 复 产 的 主 要 经 济 体，经 济 总 量 突 破１００万

亿元。

第三，未来中国经济再迈新台阶实现又一次状态跃迁，会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表明，持续深化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以制度安排加速技术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同时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量

子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浪潮的兴起，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这必将促

使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如果在未来某一时期总体经济增长率不断增大，并且满足

方差条件，那么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将会释放出新动能，出现新的状态跃迁，从而再

上新台阶，出现一段时期实现高质量高速发展的 “双高增长阶段”；这也预示着中国

经济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附录

引理１证明

由于我们设定时刻ｔ０系统处于均衡Ｅｉ，ｔ０就是考察系统变动的基准时期，那么对于时刻ｔ李

雅普诺夫指数条件为，如果系统处于均衡Ｅｉ，则λｔ＝０；在ｔ＞ｔ０，系统脱离均衡Ｅｉ，则λｔ＞０；在

ｔ＜ｔ０，如果系统趋于均衡Ｅｉ，则λｔ＞０。

如果λｔ＝０，则ｄ　ｒｔ（）＝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在ｔ＞ｔ０，λｔ＞０，则ｄ　ｒｔ（）＞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在ｔ＜

ｔ０，λｔ＞０，则ｄ　ｒｔ（）＞ｄ　ｒｔ０（ ）＝σｒｔ０（ ）。证毕！

性质１证明

假设状态跃迁时所有地区整体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为Δ，则横截面均值为ｍＥｉ，Δ＝ｍＥｉ＋Δ／

Ｎ，其中地区ｊ的变化为ωｊΔ，∑
Ｎ

ｊ＝１
ωｊ＝１，０≤ωｊ≤１。此时，我们关注Δ引起的方差变化：

　　Ｆ＝
１
Ｎ∑

Ｎ

ｊ＝１
θｊ＋ωｊΔ－ｍＥｉ，Δ（ ）２－

１
Ｎ∑

Ｎ

ｊ＝１
θｊ－ｍＥｉ（ ）２ （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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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Δ＝０，则Ｆ＝０。令Ｇ＝
Ｎ
２
·∂Ｆ
∂Δ
＝∑

Ｎ

ｊ＝１
ωｊ （θｊ＋ωｊΔ－ｍＥｉ，Δ），那么Ｇ＞０，则性质１成

立。为此，根据引理１的李雅普诺夫指数条件，我们考虑

　　Ｆ�＝
１
Ｎ∑

Ｎ

ｊ＝１
（θｊ＋ωｊΔ－ｍＥｉ）２－

１
Ｎ∑

Ｎ

ｊ＝１
θｊ－ｍＥｉ（ ）２＝

２Δ
Ｎ Ｇ－Δ∑

Ｎ

ｊ＝１
ωｊ
ωｊ
２－

１
Ｎ（ ）（ ）

在发生状态跃迁时，根据引理１的条件，有Ｆ�≥０。通常认为系统发生状态跃迁的初期只发

生在少数经济体中，我们假定仅前 Ｍ个ωｊ不为０，其余全为０。当 Ｍ＜Ｎ／２时，则

　　Δ∑
Ｍ

ｊ＝１
ωｊωｊ－

２
Ｎ（ ）＞Δ∑Ｍｊ＝１ωｊωｊ－１Ｍ（ ）＝Δ ∑Ｍｊ＝１ω２ｊ－１Ｍ∑

Ｍ

ｊ＝１
ωｊ（ ） （Ａ．２）

因为∑
Ｍ

ｊ＝１
ωｊ＝１，０≤ωｊ≤１，那么

　　Δ ∑
Ｍ

ｊ＝１
ω２ｊ－

１
Ｍ∑

Ｍ

ｊ＝１
ωｊ（ ）≥Δ ∑Ｍｊ＝１ω２ｊ－１Ｍ∑

Ｍ

ｊ＝１
ωｊ ∑

Ｍ

ｋ＝１
ωｋ（ ）（ ）≥０ （Ａ．３）

由 （Ａ．２）和 （Ａ．３）可得Δ∑
Ｎ

ｊ＝１
ωｊ
ωｊ
２－

１
Ｎ（ ）＞０。又由于Ｆ�≥０，即Ｇ－Δ∑

Ｎ

ｊ＝１
ωｊ
ωｊ
２－

１
Ｎ（ ）≥０，

可见Ｇ＞０。此时，Ｆ是一个关于Δ的单调增函数，始终大于０。证毕！

〔责任编辑：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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